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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全集》出版

汪曾祺：从苦难中学会了爱

随遇而安只是难安

在祖父的药店里撒娇，在父亲
的画室中陶醉，尽情地欣赏着河里
的渔舟、大淖的烟岚、戴车匠的车
床、小锡匠的锤声、陈四的高
跷……汪曾祺笔下，童年总是美
好的。可这并不是他人生的底色，
甚至也算不得是他人生的主流。

今年是汪曾祺100周年诞辰。
风云激荡的这100年，注定了他肉
体和灵魂的颠沛流离。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此时
的汪曾祺正在江阴南菁中学读
书。日本人攻占了江阴，江北也在
危急之中。家乡高邮城再也呆不
下去了，汪曾祺随家人到离城稍
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村子避
难，一住就是半年。

后来，他把住的那座小庵，写
进了小说《受戒》里。他的人生修
行，又何尝不是从此时此地受戒
的？

在庵赵庄，那本《沈从文小说
选》翻了一遍又一遍，冲着“沈从
文”这个名字，他考进了远在昆明
的西南联大。从江苏的家乡出发，
先到上海，与同学会合后再由上
海到香港，经越南才到昆明。战火
纷飞，兵荒马乱，千里迢迢，怎么
看这场求学之旅都难言轻松。

美丽的昆明翠湖、爱抽烟的
闻一多、讲逻辑课没有逻辑的金
岳霖、“男神”沈从文……甚至连

“跑警报”，都被他写出了趣味。汪
曾祺笔下，求学时光总是美好的。
可是，联大生活只能算精神上的
桃花源吧。

作为一个大学生，汪曾祺在
昆明的日子真不轻松。穷的时候，
甚至连一顿饭都吃不起。苦的时
候，汪曾祺把自己的字典卖掉，换
来食物果腹。房租也是经常交不
起，幸好房东从来不催他。

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容易
二字。何况是身处一个暴风骤雨
的时代。

“中国各种运动，我是全经历
过的。”进牛棚、写检查、游街、批
斗、劳改，体验一项不少。

《随遇而安》里，汪曾祺回忆当
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的过程，
起猪圈、刨冻粪，扛着170斤的麻袋
上“高跳”，往粮囤里头倒。他的长
子、《多年父子成兄弟》里的主人公
汪朗说：“这活儿我都知道，因为我
也插过队，那都是苦活累活，那会
儿他都是小四十的人了，能咬紧牙
扛过来挺不容易的。”

汪朗记忆中，即便累成那样，
父亲回来并不抱怨，而是“很兴
奋，总是说个不停，向妈妈汇报他
的劳动成绩”。他隐藏了自己的最
深切的苦痛，在苦中作乐，只把快
乐与人分享。

或许对年近不惑的汪曾祺来
说，这苦不算什么，最苦的日子早
已经历。

1946年的小品文《风景》中，
初出茅庐受挫的汪曾祺，将自己
称为“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
毛”。他写道：“我穷的不止是钱，
我失去爱的阳光了。”那一刻，汪
曾祺正经地想过自杀。所幸，他的
灵魂导师沈从文给他关爱，帮他
走出了阴霾。

1948年，他28岁，好像脱胎换
骨了。落魄才子变身“鸡汤大师”，
写下了一句话：“我觉得全世界都
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
的。”该是多么痛的领悟。

他的一生，和每个人一样，苦
是实打实存在的。只是汪曾祺不
太喜欢回忆痛苦，大概对他而言，
这只会让自己更痛苦，别人读了
也不会愉悦。

汪朗说，“老头儿”写过一首
诗，前面四句是“我有一好处，平
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
温”。人间送小温，是他的作品，特
别是60岁以后作品的一个底色，
别人很难改变他。

有过走投无路，有过“心一窄
想寻短见”，有过被人雪中送炭，
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汪曾祺倾心
于市井滋味，热衷于“人间送小
温”了。

伤痕之外也有文学

汪曾祺是个“暖男”。在他看
来，生活已经很辛苦，很累了，不
妨“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
不烫的清茶。不纠结、少俗虑，随
遇而安，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
生活”。

只是，他口中的随遇而安，并
不等同于逆来顺受。他的文章虽
然充斥着饮食男女，但读起来并
不让人觉得软绵绵。身可乱，心要
安，这才是汪曾祺。人民文学出版
社《汪曾祺全集》新收的一些文
章，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其中一篇是汪曾祺下放劳动
时的检查，当时，他正在马铃薯工
作站画图谱。

“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
的 ，但 觉 得 究 竟 不是我 的 专
长……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
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
或民间文学，或搞戏曲，那样才能

‘扬眉吐气’，问题即在于‘扬眉吐
气’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
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

‘立功赎罪’距离更远。”
他这检查还真是惊世骇俗，

整个行文风格都不一样，跟写散
文似的。汪朗笑称，这时候还想着
文学创作，“真是志向不改，贬义
词就是贼心不死”。

汪朗回忆，身处逆境，汪曾祺
排解郁闷的方法，就是画画。汪曾
祺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
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
连笔也不涮。下次再写，再画，加
一点墨汁。

那段时间，他喝完酒铺开纸

画画，画瞪着大眼睛的鱼，蜷着一
条腿的鸟儿，画完以后还题字，上
面写着“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温
而不弱，他是借画画抒发自己心
中的闷气。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作家
忙于反思，“伤痕文学”“反思文
学”在文坛蓬勃发展。汪曾祺有不
同的看法，他觉得大家只在单一
的词章、话语体系里写作，不可能
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探
入人性的深处，当然也不可能把
历史的和现实的东西交织起来加
以立体观照，出不了曹雪芹这样
的作家，出不了鲁迅这样的作家。

他认为语言的表达出现了问
题。曾经受到很大创伤的汪曾祺
很少直接地涉及反思题材，而是
带着诗性、温馨的短篇小说重返
文坛。

后来，许多人评价他的作品
是“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
淡化情节。汪曾祺不理解：“淡化，
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
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

在《七十书怀》里他解释，自
己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
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

“化”的过程。“说我淡化，无非是
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
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
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

但这就是由他的生活经历、
文化素养、气质所决定的。“我没
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
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
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
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
料写作。”

他并不隐瞒创伤。他写的《陈
小手》，是很沉痛的。《城隍、土地、
灶王爷》，也不是全无感慨。只是
表面看来，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
激昂慷慨罢了。

何况选择“淡”的表达，一条
“野路”走到黑而不畏批评，也是
作家里有性格的了。

五四运动之后，文学的社会
功用被渐渐放大，独自内省、深入
个体盘诘的语体日稀。著名学者、
作家孙郁说：“汪曾祺和他的老师
沈从文都不喜欢过于载道的文
字，趣味与心性的温润的表达，对
他们而言意义是重大的。”

对本心的回归，就是他的“随
心所欲”。如此看，汪曾祺是任性、
固执的。

写爱与美并不可耻

汪曾祺是那个时代里大胆喊
出爱的人。他觉得，爱，是一件非
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
力，不是技术，不是商品，不是演
出，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
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
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
的，爱着。”

那篇石破天惊的《受戒》，在
汪曾祺心底酝酿了几十年。即便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这样世
俗题材的作品仍是需要勇气的。

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写这样
一篇东西呢？”他带着一点激动
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
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
后，汪曾祺说：“我写的是美，是健
康的人性。”

他相信，美，人性，是任何时
候都需要的。

文艺有三种作用：教育作用、
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汪曾祺不
希望把美感作用和教育作用截然
分开甚至对立起来，把教育作用
看得太狭窄。“那样就会导致题材
的单调。美感作用同时也是一种
教育作用。”

在他看来，美育是很有必要
的。这是医治民族的创伤，提高青
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
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
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
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
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
分子。”

除了创作题材回归市井、关
注“小确幸”以外，重新发现汉语
之美，也是汪曾祺所努力追求的。

孙郁表示，汪曾祺的文字，一
反左翼文学的那种腔调，把京派
儒雅的、散淡的、趣味的话语结构
召唤出来，把民国的话语整理召
唤出来，重新衔接六朝文的趣味、
唐宋文的美质、明清文的韵致。

这些恰恰是被新文化运动所
颠覆的。汪曾祺对新文化运动、对
胡适他们简单否定文言文的做法
是有异议的。

他在国外有一次演讲，专门
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语言是一种
文化现象，语言的背后是有文化
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
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

“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
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
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
文成了‘大白话’。”

其实胡适词章里这些毛病，
后来周作人等也都发现了。周作
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表示，
文章的写作里面，不能轻易地否
认文言的句式、文言之美。

汪曾祺的性格就像高邮湖的
水，注定没法像鲁迅那样金刚怒
目，他的骨子里是散文化的。所
以，他一方面肯定文学是需要有
战斗性的，需要有人去描写具有
丰富人性的现代英雄，需要有人
去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
痛；另一方面，他又在按部就班地
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他知道，那并不是他擅长的，
而且已经有不少人写。

“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
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
流。”汪曾祺更愿意给人们书写一
份快乐，送去一份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古龙说，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
见，就放他去菜市场。

汪曾祺大概是最爱菜市场的作家。“热热闹闹，
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他从市井烟火
气里，嗅懂了人间值得。

转眼就是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
出版了。“鸡汤大师”也好，“最后一个士大夫”也罢，
他只是喜欢文字。苦难能孕育辉煌，苦难能培养成
熟，而他，是从苦难中学会了爱。


	A11-PDF 版面

